
􀅰研究论坛􀅰

十二伊玛目派传统政治思想的演进
及其根源

王　 凤

　 　 内容提要　 自伊斯兰教产生至 １８ 世纪末ꎬ 什叶派特别是十二伊玛目派的

传统政治思想ꎬ 特别是其中的核心思想ꎬ 即谁是先知穆罕默德合法继承人的

思想实现了非常缓慢、 异常艰难、 却是历史性的跨越ꎬ 由伊玛目是伊斯兰社

团的政治、 宗教和精神领袖逐步演变为乌莱玛是隐遁伊玛目的 “一般代表”
之思想ꎮ 十二伊玛目派的传统政治思想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历史性跨越ꎬ 有

其重要的社会历史条件: 在多个王朝的政策扶持下ꎬ 什叶派及其乌莱玛的社

会政治地位得到历史性提升ꎬ 学术活动得以发展和繁荣ꎬ 十二伊玛目派还被确

立为萨法维等王朝的国教ꎬ 由此乌莱玛与王朝统治者结成了相互依赖、 相互支

持的合作关系ꎮ 除此之外ꎬ 在十二伊玛目派教义学和教法学当中还根植了一种

独特的理性主义因素ꎮ 这种理性主义因素在神学框架内确定了 “人” 这个因素

在伊斯兰各学科以及宗教实践当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ꎬ 进而为确立十二伊玛目

派乌莱玛ꎬ 尤其是穆智台希德在伊斯兰社团中的宗教领袖地位提供了理论支撑ꎮ
在当代ꎬ 这种传统政治思想及其方法论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奠基人霍梅尼所继

承和发展ꎬ 并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指导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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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ꎬ 伊斯兰教什叶派现代政治思想ꎬ 不论是伊朗原最高精神领袖

阿亚图拉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的政治思想ꎬ 还是伊拉克什叶派精神领袖

大阿亚图拉阿里􀅰侯赛尼􀅰西斯塔尼的政治思想ꎬ 都深刻并持续影响着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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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ꎬ 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疑问ꎮ 比如ꎬ 相比而言ꎬ 伊斯

兰教什叶派宗教政治思想为何在当今世界表现出更突出的活力? 这是什叶

派内在的宗教规定性使然ꎬ 还是由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什叶派的政治

功能为何如此强大ꎬ 又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要回答这些问题ꎬ 我们需要

对什叶派现代政治思想进行溯源ꎬ 尤其需要深入研究什叶派传统政治思想

的基本内涵、 特征、 发展演变及其原因ꎬ 这也是本文选题研究的理论与现

实意义所在ꎮ
关于什叶派及十二伊玛目派ꎬ 国内外专家学者已做过一些研究ꎮ① 研究成

果主要涉及伊斯兰教历史研究、 什叶派以及十二伊玛目派历史研究、 有关伊

朗历史和社会研究、 伊斯兰教与政治关系研究、 什叶派政教关系研究等ꎬ 但

对伊斯兰教什叶派政治思想包括传统政治思想尚缺乏独立而系统的研究ꎮ 因

此ꎬ 本文试图探讨近代西方文明对传统伊斯兰教社会产生冲击前ꎬ 伊斯兰教

什叶派政治思想ꎬ 特别是领袖思想的历史演进及宗教社会根源ꎮ 当前什叶派

的支派ꎬ 主要包括十二伊玛目派、 伊斯玛仪派和宰德派等三个支派ꎮ 而由于

十二伊玛目派ꎬ 特别是分布在伊朗的十二伊玛目派在当前什叶派中占主流ꎬ
因此伊朗十二伊玛目派的传统政治思想ꎬ 特别是其中的领袖思想是本文探讨

的重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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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外成 果 主 要 有: Ｊａｆｒｉ Ｓ􀆰 Ｈｕｓａｉｎ Ｍ􀆰 ꎬ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ｈｉ’ａ Ｉｓｌａｍ’ ｓ
Ｌｏｎｇｍａｎ Ｈｏｕｓｅ / Ｌｉｂｒａｉｒｉｅ ｄｕ Ｌｉｂａｎꎬ Ｌｏｎｇｍａｎ / Ｌｏｎｄｏ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 １９８１ꎻ ＭｏｏＪａｎ Ｍｏｍｅｎꎬ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ｈｉ ‘ ｉ Ｉｓｌａｍ—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 ｏｆ Ｔｗｅｌｖｅｒ Ｓｈｉ ‘ ｉｓｍꎬ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ꎬ
１９８５ꎻ Ａｌｌａｍａｎ Ｓａｙｙｉｄ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Ｈｕｓａｙｎ Ｔａｂａｔａｂａｉꎬ Ｓｈｉ ‘ａꎬ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Ｓａｙｙｉｄ Ｈｕｄａｙｎ Ｎａｓｒꎬ Ａｎｓａｒｉｙ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Ｑｕｍꎬ １９８１ꎻ 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Ｄｗｉｇｈｔ Ｍ􀆰 ꎬ Ｔｈｅ Ｓｈｉ’ ｉｔ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 ａｎｄ
Ｉｒａｋ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ｕｚａｃꎬ １９３３ꎻ Ｓａｉｄ Ａｍｉｒ Ａｒｊｏｍａｎｄꎬ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Ａｌｌａ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Ｉｍａｍ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ꎬ Ｃｈｉｃａｇｏꎬ １９８４ꎻ ＡＮＮ Ｋ􀆰 Ｓ􀆰 Ｌａｍｂｔｏｎꎬ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Ｉｓｌａｍ －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Ｊｕｒｉｓｔ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Ｖｏｌｕｍｅ ３６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１９８１ꎻ ＥｓｐｏｓｉｔｏＪｏｈｎ Ｌ􀆰 ｅｄ􀆰 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Ｗｏｒｌｄ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７ꎻ Ｉｍａｍ Ｋｈｏｍｅｉｎｉꎬ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ｂｙ Ｈａｍｉｄ Ａｌｇａｒꎬ Ｌｏｎｄｏｎ /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 Ｈｅｎｌｅｙ: ＫＰＩ Ｌｉｍｉｔｅｄꎬ １９８５ꎮ 国内成果主要有: 中国

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 «伊斯兰教什叶派»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１９８３ 年版ꎻ
王宇洁: «伊朗伊斯兰教史»ꎬ 宁夏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年版ꎻ 吴冰冰: «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

起»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版ꎻ 陈安全: «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世界影响»ꎬ 复旦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版ꎻ 吴云贵: «伊斯兰教法概略»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版ꎻ 金宜久: «伊斯兰教»ꎬ
宗教文化出版社ꎬ １９９７ 年版ꎻ 金宜久: «伊斯兰教史»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０ 年版ꎻ «古兰经»ꎬ
马坚译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６ 年版ꎻ 王宇洁: «什叶派伊斯兰教两大教法学之争»ꎬ 载 «世界宗

教研究» ２００４ 年 ４ 期ꎬ 等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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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伊玛目派传统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轨迹

自 ７ 世纪伊斯兰教产生后ꎬ 在千余年的时间内ꎬ 什叶派特别是十二伊玛

目派传统政治思想经历了形成、 转折与调整以及进一步发展的动态过程ꎮ 其

发展进程大致可以分为 ３ 个时期: 伊斯兰教初创至 １１ 世纪、 １１ 至 １５ 世纪及

１６ 至 １８ 世纪末ꎬ 分别对应于十二伊玛目派 (时称伊玛目派) 及其系统的伊

玛目教义形成时期、 十二伊玛目派教法学缓慢发展时期ꎬ 以及该派主流教法

学派 (乌苏勒学派) 最终确立时期ꎮ
(一) 十二伊玛目派传统政治思想的形成

十二伊玛目派传统政治思想的形成ꎬ 依托于该派系统的伊玛目教义的初

创与发展ꎮ 因此ꎬ 其形成期大致可以划分为该派伊玛目教义的初创期与完善

期两个阶段ꎮ
１􀆰 伊玛目教义的初创 (伊斯兰教形成初期至 ８ 世纪中期)
什叶派是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派别ꎮ “什叶” 原意为 “同党” 或 “追随

者”ꎬ 后用以专指阿里党人ꎮ 当阿里党人由一个政治派别发展为宗教派别后ꎬ
便称为什叶派ꎮ 一般认为ꎬ 这个转变发生在 ６８０ 年阿里次子侯赛因殉难———
卡尔巴拉惨案之后ꎮ 此后到阿拔斯王朝建立初期ꎬ 即 ７５０ 年前后ꎬ 什叶派诸

多支派初步形成ꎬ 其中主要包括凯桑派和伊玛目派等ꎮ 当时ꎬ 伊玛目派主要

作为七伊玛目派和十二伊玛目派的前身而存在ꎮ 此外ꎬ 宰德派虽然属于伊玛

目派行列ꎬ 但在第六任伊玛目加法尔􀅰萨迪克 ( Ｊａ ‘ ｆａｒ ａｓ － Ｓāｄｉｑꎬ —７６５)
之前ꎬ 该派已经从伊玛目派中分化出去ꎮ

就在这个时期ꎬ 经过伊玛目派几代伊玛目的不懈努力ꎬ 特别是第五任伊

玛目穆罕默德􀅰巴基尔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 － Ｂāｑｉｒꎬ —７３２) 和第六任伊玛目加法

尔􀅰萨迪克的努力ꎬ 伊玛目派初期教义得以奠定ꎮ 伊斯兰教具有政教合一、
密切交织的特点ꎬ 因此伴随着伊玛目派教义的初步形成ꎬ 该派传统政治思想

基本内核也得以构建ꎮ 概言之ꎬ 这个阶段十二伊玛目派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

以下三方面内涵:
第一ꎬ 伊玛目是先知穆罕默德之后伊斯兰社团的政治、 宗教和精神领袖ꎮ

当时的什叶派认为ꎬ 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ꎬ 伊玛目是真主任命的先知继承人ꎬ
是伊斯兰社团的政治、 宗教和精神领袖ꎮ 他们认为ꎬ 伊玛目是人类不谬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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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指导ꎬ 肩负着传播宗教的使命ꎬ 要把人们指引到两世吉庆的大道上ꎮ 不过ꎬ
伊玛目派特别是其第六任伊玛目加法尔􀅰萨迪克强调ꎬ 伊玛目主要作为伊斯

兰社团的宗教领袖和精神领袖而不是世俗领袖而存在ꎮ①

第二ꎬ 在伊玛目资格问题上ꎬ 主张来自限定的先知家族以及需遵循指定

原则和知识原则等ꎮ 当时的什叶派一般认为ꎬ 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必须来

自神圣而尊贵的先知家族ꎮ 首先ꎬ 伊玛目派对于先知家族做了严格限定ꎮ 第

六任伊玛目加法尔􀅰萨迪克指出ꎬ 先知家族及其后裔应严格限制在先知、 阿

里、 先知女儿法蒂玛与阿里的后裔哈桑、 侯赛因ꎬ 以及侯赛因后裔的范围ꎮ②

其次ꎬ 伊玛目派还强调ꎬ 阿里是先知穆罕默德生前 “指定” 的合法继承人ꎬ
是第一任伊玛目ꎮ③ 加法尔􀅰萨迪克还指出ꎬ 信仰和认可伊玛目是每一位穆斯

林绝对应尽的义务ꎬ 服从伊玛目等于服从真主ꎬ 违背伊玛目等于违背真主ꎮ④

再次ꎬ 伊玛目派认为ꎬ 每一位伊玛目都是由前一任伊玛目指定ꎬ 此即指定原

则ꎬ 称为 “纳斯”ꎮ 最后ꎬ 伊玛目派认为ꎬ 伊玛目从先知穆罕默德那里继承了

关于启示的特殊宗教知识ꎬ 即 “知识” (‘Ｉｌｍ) 原则ꎬ 因此伊玛目是每一个时

代精通宗教学问和宗教知识的绝无仅有的权威来源ꎮ 这些宗教知识包含有关

真主启示ꎬ 即 «古兰经» 的表义知识和隐义知识两类ꎮ
第三ꎬ 在对待现实政治的立场上ꎬ 主张政治无为ꎬ 专注于宗教追求ꎮ 从

实践上看ꎬ 自第三任伊玛目侯赛因去世后ꎬ 多数伊玛目对于现实政治存在一

个类似立场ꎬ 即不涉足政治事务ꎬ 不卷入当时反对伍麦叶王朝 (６６１ ~ ７５０
年) 的宗教政治运动ꎬ 而是潜心宗教研究ꎮ 第六任伊玛目加法尔􀅰萨迪克还

直接表达了反对武装反抗不义统治者的思想ꎮ 他说: “不能期待伊玛目起来造

反现存的非法政府ꎬ 没有伊玛目的授权ꎬ 起来造反是非法的ꎮ”⑤

２􀆰 伊玛目教义的完善 (８ 世纪后半叶至 １１ 世纪)
在第六任伊玛目加法尔􀅰萨迪克去世后ꎬ 伊斯玛仪派从伊玛目派当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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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Ｈｕｓａｉｎ Ｍ􀆰 Ｊａｆｒｉꎬ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ｈｉ ‘ ａ Ｉｓｌａｍꎬ Ｌｏｎｇｍａｎ / Ｌｏｎｄｏｎ /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Ｌｏｎｇｍａｎ Ｈｏｕｓｅꎬ １９８１ꎬ ｐｐ􀆰 ２８１ － ２８２􀆰

Ｓ􀆰 Ｈｕｓａｉｎ Ｍ􀆰 Ｊａｆｒｉ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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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Ｈｕｓａｉｎ Ｍ􀆰 Ｊａｆｒｉ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２９４􀆰
Ｓａｉｄ Ａｍｉｒ Ａｒｊｏｍａｎｄꎬ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Ｇ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Ｉｍａｍꎬ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ꎬ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Ｓｈｉ ‘ ｉｔｅ Ｉｒａ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ｏ １８９０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４ꎬ ｐ􀆰 ２０４􀆰
Ｓａｉｄ Ａｍｉｒ Ａｒｊｏｍａｎｄ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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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出去ꎬ 并于 １０ 世纪在北非建立法蒂玛王朝 (９０９ ~ １１７１ 年)ꎮ 与此同时ꎬ 伊

玛目派主流继续演化ꎬ 大致到 １０ 世纪前后ꎬ 一个重要的家族诺伯赫特家族登

上历史舞台ꎮ 他们当中由哈桑􀅰伊本􀅰穆萨􀅰诺伯赫特 (—９２２) 所撰写的

«什叶派诸宗派之书» 有关伊玛目教义的纲领性主张ꎬ 逐步被各种非暴力、 温

和的小宗派所接受ꎬ 从而为十二伊玛目派的最终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ꎮ 此时ꎬ
一些教义学家也对伊玛目派早期教义及教义学思想重新审核ꎬ 将一些极端思

想剔除ꎬ 但保留并完善了隐遁观、 再世观和免罪性等思想ꎬ 从而标志着十二

伊玛目派作为什叶派一个独立支派最终成型ꎮ 因此ꎬ 这个阶段ꎬ 尤其是在 １０
世纪ꎬ 是十二伊玛目派教义及其政治思想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重要时期ꎬ 主

要体现在伊玛目隐遁思想、 马赫迪思想以及先知和伊玛目免罪性思想等方面ꎮ
第一ꎬ 在有关伊玛目隐遁思想方面ꎬ 十二伊玛目派认为ꎬ 第十二任伊玛

目阿布􀅰卡希姆􀅰穆罕默德􀅰伊本􀅰哈桑 (Ａｂｕ’ ｌ － Ｑāｓｉｍ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ｉｂｎ
Ａｂū Ｈａｓａｎꎬ ８６８—) 是马赫迪ꎬ 是时代之主ꎬ 被期待的伊玛目ꎬ 是真主的证

明ꎬ 是复兴者 ( “卡伊姆”)ꎮ 他在他父亲 (第十一任伊玛目阿布􀅰穆罕默

德􀅰哈桑􀅰伊本􀅰阿里ꎬ Ａｂū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Ｈａｓａｎ ｉｂｎ ‘Ａｌīꎬ 约 ８４６—８７４) 去世

时ꎬ 奉真主之命从世人眼中隐遁起来ꎬ 他的生命将奇迹般地延长到有一天再

奉真主之命重新显现那一天ꎮ 在他小隐遁期间 (约 ８７４ ~ ９４１ 年)ꎬ 他通过四

位 “巴布” (代理人) 与追随者保持联系ꎬ 这个时期大约有 ７０ 年ꎮ ９４１ 年以

后ꎬ 隐遁伊玛目不再有代理人ꎬ 而处于大隐遁时期ꎬ 人们期待他在世界末日

前重返大地ꎮ 不过ꎬ 在大隐遁期间ꎬ 隐遁伊玛目仍旧掌控着人类事务ꎮ
第二ꎬ 在有关马赫迪思想方面ꎬ 马赫迪思想与伊玛目隐遁思想一脉相承ꎮ

“马赫迪” 意味着他绝对是接受真主指导ꎬ 因此有资格指导他人ꎬ 是 “得正道

者”ꎮ 早在反对伍麦叶王朝的宗教政治运动中ꎬ 在许多什叶派信众中就出现了

“马赫迪思想”ꎮ 而在以后日臻完善的十二伊玛目派教义当中ꎬ 期待马赫迪降

临成为当时信众的一种普遍信仰ꎮ 对于该派教义学家和信众而言ꎬ 他们都将

马赫迪的降临等同于隐遁伊玛目ꎬ 即第十二任伊玛目穆罕默德􀅰伊本􀅰哈桑

的复临ꎮ 他们认为ꎬ 第十二任伊玛目处于大隐遁之中ꎬ 但依旧活着ꎬ 将根据

真主意愿在世界末日时再现ꎬ 使大地充满正义ꎮ①

􀅰４１１􀅰

① Ｄｗｉｇｈｔ Ｍ􀆰 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ꎬ Ｄ􀆰 Ｄ􀆰 ꎬ Ｔｈｅ Ｓｈｉ’ ｉｔ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 ａｎｄ Ｉｒａｋ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ｕｚａｃ ＆ Ｃｏｍｐａｎｙꎬ １９３３ꎬ ｐ􀆰 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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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ꎬ 在有关免罪性思想方面ꎬ 先知和伊玛目免罪性教义的起源和发展ꎬ
大致是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至第十二任伊玛目进入隐遁这个时期ꎮ １０ 世纪下

半叶ꎬ 这条教义最终成为十二伊玛目派信仰当中一个重要信条ꎬ １１ 世纪时则

完全植根于什叶派信众当中ꎮ① 根据这条教义ꎬ 先知和伊玛目可免于任何罪

恶ꎬ 不论是大罪还是小罪ꎻ 任何类型的罪恶都不能归于他们ꎬ 任何夸大的错

误或悔恨等都不能归于他们ꎻ 伊玛目从出生到去世ꎬ 免于各种罪恶或错误ꎮ
信仰先知和伊玛目的免罪性ꎬ 是什叶派最基本的信仰之一ꎮ②

(二) 传统政治思想的转折与调整时期 (１１ 世纪至 １５ 世纪)
传统政治思想进入转折与调整时期的一个重要背景ꎬ 是在十二伊玛目派

各种宗教学科ꎬ 尤其是该派教法学获得进一步发展之后ꎮ 伊玛目隐遁前ꎬ 什

叶派教义学和教法学都没有形成独立学科ꎮ １０ 世纪上半叶ꎬ 一些宗教学者主

要的教法活动就是传述圣训、 编辑圣训集ꎮ 不过ꎬ 什叶派教法学也已有别于

圣训学ꎬ 并开始独立发展ꎮ 至 １１ 世纪ꎬ 什叶派及其十二伊玛目派还编辑完成

了最具权威的什叶派四大圣训集③ꎬ 从而为什叶派教法学派的建立奠定了

基础ꎮ
在此基础上ꎬ 以理性主义为特点的什叶派 (十二伊玛目派) 教法学得到

了进一步发展ꎮ 早在伊玛目隐遁前ꎬ 根据经训运用逻辑分析和推理做出判断

的方法 (阿卡尔) 已经出现ꎮ 伊玛目隐遁后ꎬ 在什叶派教法学思想方面出现

两种选择ꎬ 其一是严格遵循先知和伊玛目留下的圣训 (即阿赫巴尔)ꎬ 其二是

倚重人的理性ꎬ 前者当时占主导地位ꎮ １０ 世纪中期后ꎬ 经过谢赫穆菲德长老

(９４８ / ９５０—１０２２)、 谢赫塔伊法 (—１０６７) 等一系列教义学家和教法学家的努

力ꎬ 理性主义成为十二伊玛目派教法学的一个来源ꎮ④ 此时ꎬ 十二伊玛目派两

大教法学派ꎬ 即圣训学派 (被称为阿赫巴尔学派) 和乌苏勒学派 (理性主义

学派) 已经分野ꎬ 圣训学派的地位也开始衰落ꎮ 大致从 １３ 世纪到 １５ 世纪ꎬ

􀅰５１１􀅰

①
②
③

④

Ｄｗｉｇｈｔ Ｍ􀆰 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ꎬ Ｄ􀆰 Ｄ􀆰 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３３５􀆰
Ｉｂｉｄ􀆰 ꎬ ｐ􀆰 ３２１􀆰
这四大圣训集是: 由穆罕默德􀅰伊本􀅰亚库卜􀅰库拉尼 (? － ９３９) 编撰的 «宗教学大全»ꎻ

由萨杜克或库米编撰的圣训集 «教法自通»ꎬ 萨杜克即穆罕默德􀅰伊本􀅰阿里􀅰伊本􀅰侯赛因􀅰伊

本􀅰穆萨􀅰伊本􀅰巴布亚 (９１８ ~ ９９１)ꎻ 由穆罕默德􀅰伊本􀅰哈桑􀅰图西 (９９５ ~ １０６７) 即谢赫塔伊法

编撰的圣训集 «法令修正篇» 和 «圣训辨异»ꎮ
王宇洁: «什叶派伊斯兰教两大教法学派之争»ꎬ 载 «世界宗教研究» 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０９ ~ １１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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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 １４ 世纪著名学者穆塔哈尔􀅰希里 (１２５０—１３２５) 的推动下ꎬ 理性原

则最终在十二伊玛目派教法学原理中占据了核心地位ꎮ
在此背景下ꎬ 面对伊玛目隐遁后什叶派社团实际领袖权威缺失的困境ꎬ

十二伊玛目派教法学家ꎬ 比如谢赫塔伊法、 穆哈齐格􀅰希里 (Ｍｕｈａｑｑｉｑ ａｌ －
Ｈｉｌīꎬ? —１２７７) 等人持续不断地对经训进行创造性诠释ꎬ 借此逐步构建了什

叶派宗教学者 (乌莱玛) 代行隐遁伊玛目职能的思想ꎮ 此前根据伊玛目教义ꎬ
伊玛目既是宗教领袖和精神领袖ꎬ 也是社会和政治事务的最高权威ꎬ 因此其

具体职能主要包括领导圣战、 分配战利品、 领导星期五聚礼、 实施司法裁决、
实施刑法以及征收天课和五一税等ꎮ 而在伊玛目隐遁时期ꎬ 谢赫塔伊法认为ꎬ
什叶派教法学家应承担司法裁决、 代行伊玛目管理天课和五一税的职能ꎬ 以

及代行领导星期五聚礼的职能ꎮ① 穆哈齐格􀅰希里不仅认为教法学家应当代理

伊玛目的刑罚权ꎬ 而且还能够代理伊玛目分配天课并征收天课的职能ꎮ 此外ꎬ
十二伊玛目派教法学家认为ꎬ 随着伊玛目隐遁ꎬ 圣战问题实际上已不复存在ꎮ
尽管如此ꎬ 如果进行防御性圣战ꎬ 它依旧是一项宗教义务ꎮ② 至于谁是防御性

圣战的领导者ꎬ 教法学家沙希德􀅰萨尼 (? —１５５８) 指出ꎬ 伊玛目隐遁后ꎬ
可以由什叶派乌莱玛领导ꎮ③

此外ꎬ 在与世俗统治者关系问题上ꎬ 之前的政治超脱思想分别向两个对

立的方向发展ꎬ 演变出拒绝与世俗政府合作以及有条件与政府合作的思想ꎮ
所谓政治超脱ꎬ 指什叶派乌莱玛应该能够完全超脱于任何政治事务ꎬ 只有致

力于伊斯兰教法且对其他任何活动均保持超脱立场的乌莱玛ꎬ 才能获得最高

的宗教地位ꎮ １０ 世纪后ꎬ 一方面ꎬ 它进一步演变为拒绝与政府合作的思想ꎮ
什叶派乌莱玛以经训为据ꎬ 对此进行了大量论述ꎬ 以后这种思想为大多数什

叶派乌莱玛所坚持和继承ꎮ 另一方面ꎬ １０ 世纪后ꎬ 与世俗政府进行政治合作

的思想也获得显著发展ꎮ 什叶派乌莱玛可以与世俗国家或王朝统治者合作ꎬ
包括可以接受世俗政府或王朝的官职ꎮ 它还强调ꎬ 允许同实施什叶派伊斯兰

教法的正义统治者进行合作ꎮ 而当什叶派乌莱玛面临死亡或者其他严重损失

􀅰６１１􀅰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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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ｏｊａｎ Ｍｏｍｅ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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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ꎬ 可以采取 “塔基亚” 方式ꎬ 允许与非正义政府进行合作ꎮ
(三) 十二伊玛目派传统政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１６ 世纪至 １８ 世纪末)
这一时期是十二伊玛目派两大教法学派ꎬ 即阿赫巴尔学派和乌苏勒学派

激烈斗争以及后者取得最后胜利的时期ꎮ １６ 世纪中期ꎬ 阿赫巴尔学派逐步复

兴ꎬ 并一直在萨法维王朝 (１５０１ ~ １７２２ 年) 时期占据优势地位ꎮ 与此同时ꎬ
经过萨法维王朝早期穆哈齐格􀅰卡拉奇 (Ｍｕｈａｑｑｉｑ ａｌ － Ｋａｒａｋīꎬ? —１５３４) 等

宗教学者的推动ꎬ 特别是 １８ 世纪末在著名教法学家、 乌苏勒学派的奠基人穆

罕默德􀅰巴齐尔􀅰比赫巴哈尼 (１７０６—１７９２) 的巨大努力下ꎬ 乌苏勒学派最

终打破了阿赫巴尔学派的垄断地位ꎬ 在什叶派教法学中取得决定性胜利ꎮ １９
世纪中叶ꎬ 著名教法学家谢赫穆尔塔达􀅰安萨里 (? —１８６４) 进一步对乌苏

勒学派理性主义学说进行了修正和完善ꎮ①

在此基础上ꎬ 此前的什叶派乌莱玛代行隐遁伊玛目职能之思想进一步演

变为他们是隐遁伊玛目 “一般代表” 的思想ꎮ “一般代表” 是相对于伊玛目

小隐遁时期的四位 “特殊代表” 而言ꎮ 穆哈齐格􀅰卡拉奇是首位提出将什叶

派乌莱玛视为隐遁伊玛目 “一般代表” 的学者ꎬ 但对此具有严格限制ꎮ 另一

位著名学者沙希德􀅰萨尼进一步将 “一般代表” 这个概念运用到代理隐遁伊

玛目所有宗教职能及领袖领域ꎮ 经过他的诠释ꎬ 乌莱玛的教法权威就成为伊

玛目权威的直接反映ꎮ 不过ꎬ 由于萨法维王朝的控制非常严格ꎬ 乌莱玛一直

没有条件将这套理论付诸实践ꎮ 尽管如此ꎬ 他们始终未能再向前跨出一步ꎬ
即声称自己代行隐遁伊玛目政治领袖之地位ꎮ 而到恺加王朝时期 (１７９６ ~
１９２５ 年)ꎬ 什叶派宗教学者进一步对这种思想进行了明确且系统的阐释ꎮ 比

如ꎬ 赛义德􀅰加法尔􀅰卡什夫 (? —１８５０) 提出ꎬ 伊玛目既享有伊斯兰社团

的宗教领袖地位ꎬ 也享有政治领导地位ꎮ 十二伊玛目隐遁后ꎬ 他的这些职责

相互分离ꎬ 并被赋予两类不同的群体来承担ꎮ 一个群体是什叶派乌莱玛ꎬ 他

们是隐遁伊玛目的一般代表 (或代理)ꎬ 代理隐遁伊玛目的宗教领导职能ꎮ 另

一个群体是世俗统治者ꎬ 他们代理隐遁伊玛目的政治领导职能ꎮ 如果这两者

能够进行合作ꎬ 伊斯兰社团的事务就能够顺利运转ꎮ
此外ꎬ 在政教关系方面ꎬ 这个时期还产生了政治行动主义ꎮ 政治行动主

义ꎬ 指什叶派乌莱玛可以积极地参与政治ꎬ 但目的在于使世俗统治者遵循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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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教法ꎮ 如果世俗统治者遵循伊斯兰教法ꎬ 乌莱玛就能主导这个国家ꎻ 反

之ꎬ 乌莱玛将反对这个世俗政府ꎮ 但在大多数历史时期ꎬ 持这种立场的什叶

派乌莱玛都是少数ꎮ 不过ꎬ 这种思想在伊朗传统社会结束前ꎬ 即萨法维王朝

晚期以及恺加王朝时期得到了较快发展ꎮ
由此可见ꎬ 自穆斯林所认可的先知穆罕默德去世至 １８ 世纪末进入近现代

社会之前的千余年时间里ꎬ 十二伊玛目派传统政治思想ꎬ 特别是其中的核心

思想———谁是先知穆罕默德合法继承人ꎬ 实现了非常缓慢、 异常艰难ꎬ 然而

确是历史性的跨越ꎬ 即由伊玛目是伊斯兰社团的政治、 宗教和精神领袖逐步

演变到什叶派乌莱玛是隐遁伊玛目的 “一般代表” 并代行隐遁伊玛目宗教领

袖职能之思想ꎬ 什叶派乌莱玛实际上由此成为伊斯兰社团的宗教领袖ꎮ 与此

同时ꎬ 在政教关系层面ꎬ 什叶派乌莱玛的立场也发生了相应变化ꎬ 由单一的

政治超脱思想转变为拒绝与政府合作思想、 有条件与政府合作思想以及政治

行动主义等 ３ 种选择ꎬ 其中前两者占据了主导地位ꎮ

十二伊玛目派传统政治思想演进的社会历史条件

如上所述ꎬ 在千余年时间里ꎬ 十二伊玛目派传统政治思想经历了历史性

的转折与调整ꎮ 那么ꎬ 这种传统政治思想又是如何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
十二伊玛目派传统政治思想之所以出现这种历史性转折ꎬ 在于第十二任

伊玛目隐遁之后ꎬ 什叶派社团领袖权威全方位缺失ꎮ 伊玛目既是伊斯兰社团

的精神领袖ꎬ 又是社团的政治领袖ꎮ 伊玛目可以解释伊斯兰神圣律法ꎬ 理论

上还负责律法的实施ꎮ 在小隐遁时期ꎬ 伊玛目还有 ４ 位代理人ꎬ 这 ４ 位代理

人也是伊玛目的代言人ꎬ 借此伊玛目可以与外界保持联系ꎮ 但是在大隐遁时

期ꎬ 伊玛目也无法与社团进行交流ꎮ 同时ꎬ 伊玛目也没有给社团留下任何关

于在他隐遁期间如何管理和组织社团的明确指示ꎮ 因此ꎬ 伊玛目隐遁后一个

社会政治后果ꎬ 就是伊玛目作为社团领袖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变成了真空ꎬ 同

时他作为社团领袖所承担的一些功能从理论上也就缺失了ꎮ 不仅如此ꎬ 什叶

派社团也丧失了社会组织ꎬ 且无财政体系ꎮ 除此之外ꎬ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 日

益丰富和复杂的社会生活又出现了更多的问题ꎬ 其中一些问题超出了神圣的

伊斯兰教法涵盖的范围ꎬ 在 «古兰经»、 伊玛目传述的圣训中也找不到明确的

解决办法ꎮ 同时ꎬ 什叶派也更加需要确立新的权威来指导实际的宗教生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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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ꎮ 面对这种现实和理论困境ꎬ 尤其是社团实际领袖缺失的真空状态ꎬ
什叶派宗教学者不得不对伊玛目教义重新进行诠释ꎮ 同时ꎬ 由于先知的去世ꎬ
也由于伊玛目的隐遁ꎬ 这种新的权威必然延伸到神圣的领域之外ꎬ 也就是只

能到世俗即人类及其理性当中去寻求ꎮ 客观上这就为以后其他社会政治力量

的崛起ꎬ 包括什叶派教法学家在内的宗教学者的整体发展ꎬ 也为世俗统治阶

层的宗教政治领袖地位的确立ꎬ 还为身为先知和伊玛目后裔的赛义德阶层领

袖地位的确立等ꎬ 都提供了先决条件ꎮ
但是ꎬ 为什么十二伊玛目派宗教学者最终能够承担起隐遁伊玛目的 “一

般代表” 这种宗教和社会领袖职责? 与其他世俗阶层相比ꎬ 什叶派宗教学者

包括教法学家在宗教学术的历史传承方面ꎬ 掌握着渊博的宗教知识和丰富的

宗教思想ꎬ 也就更有能力为什叶派社团解决新的现实问题ꎬ 诸如教法等宗教

生活乃至政治生活问题ꎮ 然而ꎬ 更重要的是ꎬ 自 １０ 世纪以来ꎬ 什叶派社会政

治地位的改善ꎬ 尤其是什叶派宗教学者包括教法学家整体地位获得历史性提

升ꎬ 为传统政治思想的这种转变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历史条件ꎮ
那么ꎬ 什叶派以及十二伊玛目派宗教学者的社会地位又是如何得以改善

和提高? 其地位的提升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哪些社会历史条件呢? 他们地位的

提高始自布维希王朝 (９３４ 或 ９４５ ~ １０５５ 年)ꎬ 同时也有赖于萨法维王朝的国

家宗教扶植政策ꎮ
(一) 布维希王朝至伊儿汗国的扶持政策及影响 (１０ 世纪中叶至 １４ 世纪)
自布维希王朝到伊尔汗国时期ꎬ 王朝世俗统治者对什叶派采取了不同程

度的扶持或同情政策ꎮ １０ 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布维希王朝ꎬ 在维持阿拔斯王

朝 (７５０ ~ １２５８ 年) 表面统治的同时ꎬ 在宗教政策上采取了支持什叶派的立

场ꎮ 布维希王朝在政治上保留了形同虚设的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职位ꎬ 但是

自身掌握着军政和财政实权ꎮ 在布维希人当政时期ꎬ 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教

派信徒可以在军队中立足ꎮ 布维希人还尝试建立一套阿拔斯人和什叶派共处

的体制ꎬ 这样什叶派就可从 “塔基亚” 状态中走出来ꎬ 同时什叶派以及阿拔

斯人还可以在官方体制中安身ꎮ 什叶派因此获得了人数众多的追随者ꎬ 同时

并没有以疏远其他派别的信徒为代价ꎮ 此外ꎬ 富裕的什叶派阶层也构成布维

希王朝与当地民众保持良好关系而依赖的一支重要力量ꎮ 布维希人还将什叶

派组织成一支具有自治且能够与阿拔斯人抗衡的力量ꎬ 而以前什叶派仅仅会

被阿拔斯人所同化或被阿拔斯人所支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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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柱人统治时期 (１０５５ ~ １１９４ 年)ꎬ 当政者虽然对什叶派采取了迫害

政策ꎬ 但其势力难以到达的边远地区存在着几个什叶派小王朝ꎮ １０５６ 年ꎬ 突

格里勒接受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敕封成为帝国的摄政王ꎮ 塞尔柱人尊奉逊尼

派哈乃斐教法学派ꎬ 他们确定艾什尔里派教义学为官方信仰ꎬ 因此塞尔柱人

反对和迫害什叶派ꎮ １０９５ 年ꎬ 卡尔巴拉的侯赛因陵墓被毁ꎬ 这是什叶派遭受

迫害的典型事件ꎮ① 即便如此ꎬ 在伊拉克以及叙利亚等边远地区ꎬ 什叶派在

１１ 世纪的影响仍不可低估ꎮ 当时ꎬ 马兹亚德人 (Ｍａｚｙａｄｉｄｓ) 建立了艾米尔王

朝 (? ~ １１５０ 年)ꎮ １１０１ 年ꎬ 该王朝将势力扩展到幼发拉底河岸的希拉ꎬ 并

以此为首府ꎬ 希拉随之成为什叶派的学术中心ꎮ 当塞尔柱人不断被削弱之时ꎬ
该王朝将势力一度从希拉扩展到南伊拉克和巴格达ꎮ② 此外ꎬ 当时还存在另一

个什叶派王朝ꎬ 即乌卡勒王朝 (Ｕｑａｙｌｉｄｓꎬ ９９０ ~ １０９６ 年)ꎬ 它以摩苏尔为首

府ꎮ １０７９ 年ꎬ 乌卡勒人曾一度占领阿勒颇ꎮ 不仅如此ꎬ 什叶派的巴努􀅰阿马

尔人 (Ｂａｎū ‘Ａｍｍāｒ) 还管辖叙利亚南部的的黎波里ꎬ 直到 １１０９ 年十字军征

服该地ꎮ③ 什叶派在伊拉克、 叙利亚的分布和影响也并不因地方政权的覆灭而

消失ꎮ 因此ꎬ 在塞尔柱人统治时期ꎬ 什叶派的学术中心除希拉外ꎬ 还有阿勒

颇、 泰伯里斯坦 (今马兹达兰)、 库姆以及呼罗珊等ꎮ
在蒙古人和伊儿汗国统治时期ꎬ 宗教政策随统治者个人喜好而摇摆不定ꎮ

１３ 世纪初ꎬ 蒙古人在首领成吉思汗的领导下开始向西扩张ꎮ １２５８ 年元月ꎬ 旭

烈兀攻陷巴格达ꎬ 阿拔斯王朝随之终结ꎮ １２６０ 年ꎬ 蒙古大汗忽必烈授予旭烈

兀伊儿汗的称号ꎬ 其领地包括波斯、 伊拉克、 高加索和安纳托利亚等地区ꎮ
旭烈兀建立的这个地方政权ꎬ 史称伊儿汗国 (１３ 世纪中叶至 １４ 世纪)ꎬ 它臣

属于蒙古大汗ꎮ 其中ꎬ 在加赞汗 (Ｇｈāｚāｎꎬ １２９５ ~ １３０４ 年在位) 统治时期ꎬ
他率部下皈依了伊斯兰教ꎬ 并且推行伊斯兰化ꎬ 实行伊斯兰教法ꎬ 同时对其

他宗教和教徒进行迫害和打击ꎮ④ 在奥勒贾图 (Ｏｌｊｅｉｔｕꎬ １３０４ ~ １３１６ 年在位)
统治时期ꎬ 他个人不仅皈依了伊斯兰教ꎬ 他的大臣萨杜德丁􀅰萨维 (Ｓａ ‘ｄｕ’
ｄ － Ｄｉｎ Ｓāｗī) 也是什叶派的同盟者ꎬ 后者还将什叶派教义学家达朱德丁􀅰穆

罕默德􀅰伊本􀅰阿里􀅰阿维 (Ｔāｊｕ’ ｄ － Ｄｉｎ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ｉｂｎ ‘Ａｌｉ Ａｗī) 引荐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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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ꎮ 正是在这位教义学家以及这个时期什叶派著名学者阿拉玛􀅰希里

( ‘Ａｌｌāｍａ ａｌ － Ｈｉｌｌīꎬ? —１３２５) 的共同努力下ꎬ 奥勒贾图于 １３０９ 年皈依伊斯兰

教什叶派ꎬ 什叶派伊斯兰教在这个时期因此成为伊儿汗国的官方宗教ꎮ① 不

过ꎬ 在叙利亚地区ꎬ １３ 世纪中叶ꎬ 蒙古人曾大肆屠杀什叶派穆斯林ꎮ
１３３５ 年后ꎬ 伊儿汗国因王位继承而衰落ꎬ 一些什叶派国家趁势建立起来ꎮ

在呼罗珊ꎬ 一个由哈桑􀅰朱里 (Ｈａｓａｎ Ｊūｒī) 为首领的什叶派苏非主义教团ꎬ
帮助萨巴达里人 (Ｓａｒｂａｄāｒｉｄｓ) 建立了一个什叶派小国家ꎬ 它从 １３３７ 年一直

存在到 １３８６ 年ꎮ 此外ꎬ 这个什叶派苏非主义教团的一个分支于 １３５９ 年在马

赞德朗以阿穆尔为基地建立了另一个什叶派国家ꎮ 这两个什叶派小国都是在

苏非教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ꎬ 但皈依了什叶派ꎬ 具有一定的军事国家的特

征②ꎮ 此外ꎬ 这一时期ꎬ 在一些取代伊尔汗国的地方小王朝国家中ꎬ 有的是什

叶派国家ꎬ 有的则同情什叶派ꎮ
在这些王朝不同程度的扶持下ꎬ 尤其是布维希王朝对什叶派的系统性支

持下ꎬ 什叶派长期受压迫并一直通过 “塔基亚” 方式掩饰自己宗教信仰的境

遇得到改善ꎬ 十二伊玛目派的社会政治地位也得到了历史性提升ꎮ 该派许多

信徒得以在当时的宫廷任职ꎬ 并获得了显赫地位ꎮ 比如 ９ 世纪末 １０ 世纪初的

诺伯赫特家族成员ꎬ 有的人甚至成为宫廷大臣ꎬ 或担任其他高级职位ꎮ 布维

希王朝巴哈亚尔 －道莱统治时期ꎬ 大臣阿布􀅰纳赛尔􀅰萨布尔􀅰伊本􀅰阿尔

达希尔 (１０２５ 年或 １０２６ 年去世) 就是一位赞助什叶派研究的著名人物ꎮ 他在

什叶派学术中心巴格达建立了一座重要的图书馆ꎮ 纳斯尔 (１１７８—１２２５) 是

后塞尔柱王朝时期阿拔斯王朝的一位哈里发ꎬ 他的许多大臣都是十二伊玛目

派信徒ꎮ 其中ꎬ 什叶派大臣伊本􀅰阿尔贾米在阿拔斯王朝晚期所发生的重大

事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ꎮ 在塞尔柱王朝统治时期ꎬ 马立克沙 (１０７２ ~ １０９２ 年

在位)、 桑贾尔 (１１１８ ~ １１５７ 年在位) 以及他的继任者在位时期ꎬ 塞尔柱人

的官职对十二伊玛目派都是敞开的ꎮ 例如ꎬ 在桑贾尔任命的六位宫廷大臣中ꎬ
有两位是十二伊玛目派信徒ꎬ 其中穆赫塔斯􀅰穆尔克􀅰卡西来自什叶派上层

家族ꎮ 此外ꎬ 在蒙古人以及伊儿汗人统治时期ꎬ 什叶派信徒也取得了显赫的

政治地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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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由于这些王朝对什叶派采用扶持性政策ꎬ 使之自由地发展教义学

和教法学等宗教学科ꎬ 什叶派以及十二伊玛目派宗教学术、 思想和知识得以

传承和发展ꎮ 当时相继出现了不少的学术中心ꎬ 还涌现了一批批著名的宗教

学者和教法学家ꎬ 他们在推动什叶派以及十二伊玛目派各种宗教学科发展中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ꎮ 比如ꎬ 在布维希人统治时期ꎬ 什叶派包括十二伊玛目派

开始发展教义学、 圣训学、 教法学等学科ꎮ① 就是在这个时期ꎬ 什叶派尤其是

十二伊玛目派开始编撰自成体系的圣训ꎬ 其中包括十二伊玛目派认可的本派

第一位伟大的教义学家库拉尼所编撰的圣训ꎬ 以及由其他三位圣训学家编撰

的三部圣训ꎮ 更为明显的是ꎬ 自布维希王朝开始ꎬ 具有什叶派形式的一些组

织、 活动、 节日得以形成并一直延续至今ꎮ 什叶派经学院也得以创建ꎮ 再如ꎬ
在蒙古人统治时期ꎬ 什叶派著名学者有哲学家和天文学家哈瓦贾􀅰纳西鲁

丁􀅰图西 (Ｋｈｗāｊａ Ｎａｓīｒｕ’ ｄ － Ｄīｎ Ｔūｓīꎬ １２０１—１２７４)、 达朱德丁以及著名教

法学家阿拉玛􀅰希里等ꎮ 阿拉玛􀅰希里确立了伊智提哈德为什叶派教法学的

重要原则ꎬ 并引进了对圣训进行辨伪的方法ꎮ② 此外ꎬ 在蒙古人以及伊儿汗国

统治时期ꎬ 什叶派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哲学和苏非神秘主义融入什

叶派思想当中ꎮ③ 其实ꎬ 早在塞尔柱人登上历史舞台之前ꎬ 神秘主义已开始在

波斯和中亚发展ꎮ 当时ꎬ 苏非主义成为伊斯兰教在波斯和中亚地区传播的主

要表现形式ꎮ
(二) 萨法维王朝及其后的国家扶持政策及影响 (１６ 世纪初至 １８ 世纪末)
１５０１ 年ꎬ 来自萨法维苏非主义教团的首领伊斯玛仪 ( Ｉｓｍā ‘ īｌ) 在大布

里士称王ꎬ 建立了萨法维王朝ꎬ 并将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确立为国教ꎬ 开

始对十二伊玛目派实施官方扶持性政策ꎮ 此后十年ꎬ 他将新王朝的军事、 行

政和宗教领导权集于一身ꎬ 陆续征服了其他一些地区ꎮ 此外ꎬ 他还设立了萨

德尔这个宗教职位ꎬ 以便在被征服地区宣传什叶派思想ꎬ 并对各地的宣传工

作进行协调ꎮ④ 同时ꎬ 伊斯玛仪倡导什叶派礼拜方式ꎬ 在清真寺的呼图白中承

认阿里的地位ꎬ 公开谴责阿里的敌人ꎮ 他还对什叶派当中的极端主义倾向、
伊斯兰教逊尼派、 苏非主义教团等均采取迫害或摧毁政策ꎮ 在萨法维王朝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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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之初ꎬ 伊斯玛仪通过发展和宣传 ３ 种理论来解决政权合法性问题ꎮ① 其一ꎬ
宣介古代波斯有关国王地位的概念和思想ꎬ 据此ꎬ 称国王是 “神 (真主) 在

大地上的影子”ꎮ 其二ꎬ 依赖于伊斯玛仪是萨法维苏非教团首领这个事实ꎮ 作

为首领ꎬ 信徒要绝对地服从于他ꎮ 其三ꎬ 伊斯玛仪自称是七伊玛目的后裔ꎬ
他及其继任者是隐遁伊玛目的代表ꎬ 因此均具有免罪性ꎮ 但是ꎬ 第三点实际

上与十二伊玛目派一些最基本的信条相抵触ꎮ 即便萨法维王朝声称是阿里的

后裔这一点可以接受ꎬ 但仅仅是伊玛目后裔并不必然享有精神或世俗权威ꎮ
尽管如此ꎬ 当时十二伊玛目派乌莱玛没有表示抗议ꎮ

萨法维王朝其他国王继续沿用伊斯玛仪上述宗教政策ꎮ 在塔赫玛斯普沙

(Ｓｈāｈ Ｔａｓｈｍāｓｐꎬ １５３３ 年 ~ １５７６ 年在位) 统治时期ꎬ 最著名的学者穆哈齐

格􀅰萨尼 (Ｍｕｈａｑｑｉｑ ａｔｈ － Ｔｈāｎīꎬ? —１５３３)ꎬ 即穆哈齐格􀅰卡拉奇ꎬ 应邀到伊

朗定居并传播正统的什叶派思想ꎮ 阿拔斯沙一世 (Ｓｈāｈ ‘Ａｂｂāｓ Ⅰꎬ １５８８ ~
１６２９ 年在位) 也一如既往实行上述宗教政策ꎬ 特别是与著名的什叶派宗教学

者联手ꎬ 共同抑制苏非主义的影响和发展ꎬ 并取得明显效果ꎮ 在他的打击下ꎬ
伊朗境内的最后一支与萨法维王朝密切联系的苏非主义教团在重压之下ꎬ 被

迫迁移至印度ꎬ 伊朗萨法维教团此时处于真空化ꎮ 此外ꎬ 宗教哲学在什叶派

宗教学科中的地位也降低了ꎬ 不再成为什叶派经学院的重要学习内容ꎮ
阿拔斯沙一世还与十二伊玛目派乌莱玛一起ꎬ 共同推广和促进十二伊玛

目派的发展ꎮ 其中一个重要措施是ꎬ 在伊斯法罕建立了一整套十二伊玛目派

的教育体系ꎬ 包括在那里建造了许多经学院ꎮ② 这些经学院是以后恺加王朝统

治时期 (１７９６ ~ １９２５ 年) 位于纳杰夫、 库姆和马什哈德经学院的前身ꎬ 它们

现在成为什叶派社团最重要的学术机构ꎬ 什叶派学术中心也因此转到伊斯法

罕ꎮ 不仅如此ꎬ 阿拔斯沙一世还重新修葺了位于库姆和马什哈德的什叶派圣

冢ꎬ 经常虔诚地在此朝觐ꎮ 此外ꎬ 他还设置了新的宗教职位———伊斯兰长老ꎬ
任命了公认的权威什叶派宗教学者担任这一职务ꎬ 此前官方设立的萨德尔职

位的重要性已大大降低③ꎮ 伊斯兰长老职位的设立标志着什叶派宗教组织与国

家机构开始分离ꎮ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ꎬ 由于萨法维统治者的极力推动和促进ꎬ 什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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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乌莱玛已经建立了比较坚实的权力基础ꎬ 他们在国家事务中日益发挥举足轻

重的作用ꎮ 比如ꎬ 穆罕默德􀅰巴基尔􀅰麦吉利斯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Ｂāｑｉｒ Ｍａｊｌｉｓīꎬ?—
１６９９) 就担任了伊斯法罕伊斯兰长老一职ꎬ 成为当时最有权力、 最具影响力的

什叶派宗教学者ꎬ 并在社会政治领域及学术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他在民众

当中宣传和推广正规的、 教条式的所谓真正的什叶派思想ꎬ 力图使什叶派思想

在民众当中扎下根ꎮ 他鼓励民众履行特殊风格的什叶派礼仪ꎬ 比如悼念第三任

伊玛目侯赛因的仪式ꎬ 拜谒伊玛目圣冢和伊玛目后裔圣冢的仪式ꎬ 尤其是后者

具有史无前例的重要性ꎮ 麦吉利斯还用波斯语撰写了大量有关什叶派教义、 历

史和仪式方面的书籍ꎬ 推动什叶派思想在伊朗民众中的传播与影响ꎮ①

此外ꎬ 在后萨法维王朝时期至恺加王朝建立后ꎬ 特别是由于恺加王朝统

治者对于宗教合法性的需求ꎬ 什叶派乌莱玛对于伊斯兰社团的宗教领袖地位

也得到了该王朝的认可ꎮ 自 １７２２ 年阿富汗人推翻萨法维王朝直到 １７９６ 年恺

加王朝建立时为止ꎬ 伊朗陷入政治解体的无政府状态ꎬ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ꎬ
经过什叶派学者穆罕默德􀅰巴齐尔􀅰比赫巴哈尼的努力ꎬ 阿赫巴尔教法学派

在十二伊玛目派中的主导地位被打破ꎮ 恺加王朝建立后ꎬ 法特赫􀅰阿里沙

(Ｆａｔｈ ＡｌīＳｈāｈ １７９７ ~ １８３４ 年在位) 积极扶植什叶派的发展ꎮ 他经常朝觐库姆

和马什哈德这些什叶派圣地ꎬ 投入大量资金修葺当地和伊拉克地区的伊马目

圣冢ꎬ 赠给什叶派乌莱玛巨额资金建造新的清真寺和经学院ꎬ 其中包括重建

位于库姆的著名经学院ꎮ② 在加强恺加王朝的政治合法性方面ꎬ 恺加王朝没有

像萨法维王朝那样以伊玛目的后裔自居ꎬ 而是求助于什叶派乌莱玛来构建其

政权合法性的理论依据ꎮ 什叶派乌莱玛也希望运用这种时机来巩固自己的地

位并保证自己的独立性ꎮ 正是在此基础上ꎬ 米尔扎􀅰阿布伊勒 － 加希姆􀅰库

米 (? —１８１６) 以及赛义德􀅰加法尔􀅰卡什夫这样的宗教学者ꎬ 尤其是后者

才提出如前所述一整套完整的什叶派政治理论ꎬ 论证什叶派乌莱玛以及恺加

王朝的合法性地位ꎮ 这种理论在为恺加王朝提供合法性依据的同时ꎬ 也使什

叶派乌莱玛获得了恺加王朝对他们宗教领袖地位的认可ꎮ 借助这套理论框架ꎬ
那些希望与世俗王朝统治者进行合作的什叶派乌莱玛ꎬ 或者那些希望超脱于

政治的乌莱玛ꎬ 都能够如愿以偿找到他们进行政治实践的理论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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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ꎬ 伊玛目隐遁后ꎬ 什叶派社团面临实际领袖权威全方位缺失等

现实理论困境ꎮ 与此同时ꎬ 在布维希王朝、 伊尔汗国等地方小王朝不同程度

的扶持和同情下ꎬ 什叶派包括十二伊玛目派长期受压迫的历史境遇得到改善ꎬ
社会政治地位也得到历史性的提升ꎬ 包括教义学、 教法学在内的各种宗教学

科和思想得到传承与发展ꎮ 尤其在萨法维王朝时期以及恺加王朝建立初期ꎬ
十二伊玛目派被定为国教并因此得到国家力量的系统性支持ꎮ 该派乌莱玛由

此建立了比较坚实的权力基础ꎬ 还与王朝统治者形成了相互依赖、 相互支持

的密切关系ꎬ 同时在国家事务以及宗教和社会事务中都开始发挥重要作用ꎮ
不仅如此ꎬ 十二伊玛目派的教育体系也得以建立ꎬ 一批重要的什叶派学术中

心相继在伊朗、 伊拉克等地形成ꎮ 正是这些历史性变化为十二伊玛目派宗教

学者根据现实需要重新诠释伊玛目教义并构建新的领袖思想ꎬ 提供了重要的

政治基础、 社会条件以及学术氛围ꎮ

十二伊玛目派传统政治思想演进的内在理论支撑

尽管上述历史性变化为十二伊玛目派传统政治思想的演进提供了外在的

基础条件ꎬ 但这并不足以推动该派传统政治思想发生重大转折ꎮ 这种转折的

发生ꎬ 还需要有内在因素的支撑ꎮ 而当我们深入该派宗教学说内部时ꎬ 不难

发现有一个脉络比较清晰且不容忽视ꎬ 那就是在该派教义学和教法学发展当

中根植了一种共性成分ꎬ 即理性主义因素ꎮ 那么ꎬ 这种理性主义的内涵是什

么? 它又有哪些具体表现? 它在传统政治思想演进当中究竟发挥了何种作用?
为此ꎬ 需要我们进行逊尼派教义学思想与十二伊玛目派教义学思想的比较ꎬ
以及逊尼派教法学思想、 十二伊玛目派阿赫巴尔教法学派思想与乌苏勒教法

学派思想的比较ꎮ
(一) 与正统教义学相比ꎬ 十二伊玛目派教义学更加注重人的理性思辨和

意志自由

伊斯兰教义学是关于真主知识的学科ꎬ “它以经训为依据ꎬ 以思辨方法论

证伊斯兰教诸信条ꎬ 被视为伊斯兰教的信仰基础ꎬ 居于伊斯兰教传统学科之

首”①ꎮ 逊尼派教义学被尊为伊斯兰正统教义学ꎮ 它产生于 ７ 世纪末 ８ 世纪初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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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批判以穆尔太齐赖教义学派等所谓 “异端” 思想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ꎬ
到 １１ 世纪最终取得官方教义学的地位ꎮ 伊斯兰正统教义学内部有许多派别ꎬ
但以艾什尔里学派最具代表性ꎮ 伊斯兰教义学阐述的主要内容包括: 认识论

和宇宙论问题ꎬ 真主的本体与属性问题ꎬ 真主的前定与人类的意志自由ꎬ «古
兰经» 的性质ꎬ 犯大罪者的地位问题等ꎮ

围绕这些问题ꎬ 伊斯兰正统教义学提出了如下基本思想与原则①: 第一ꎬ 坚

持认主独一的宇宙观ꎮ 它坚信宇宙万物皆为真主所创造ꎮ 世界是有始的ꎬ 自然

界的万事万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ꎬ 真主每时每刻都在创造万物ꎮ 第二ꎬ 在有

关真主本体和属性关系问题上ꎬ 主张真主既有本体又有属性ꎬ 认为真主是永恒

无始的存在ꎬ 真主的属性也是永恒无始的ꎬ 真主有诸多属性并不破坏真主的独

一ꎮ 在真主的属性中ꎬ 特别是知觉、 能力、 生活、 听觉、 视觉、 意志、 创造和

言语等ꎬ 被认为是最基本的属性ꎮ 反对造物主的属性即其本体说ꎬ 反对真主属

性有始说ꎮ 第三ꎬ 坚信 «古兰经» 是真主的语言ꎮ 反对穆尔太齐赖教义学派提

出的 «古兰经» “受造” 说ꎬ 认为 «古兰经» 不是后天创造的ꎬ 与真主同在ꎬ
具有无始永恒的德性ꎮ 第四ꎬ 坚持以经训为基础的基本信仰ꎮ 认为所谓信仰就

是信真主ꎬ 信天使ꎬ 信使者ꎬ 信天经等ꎬ 而这种信仰只有以关于真主的知识为

基础ꎬ 并以圣训为依据ꎬ 才能称为 “正信”ꎮ 不过ꎬ 伊斯兰正统教义学主张将理

性主义注入信仰体系以加强信仰ꎮ 正统派教义学相信天启ꎬ 同时也认为理性是

必要的ꎮ 然而理性仅能作为人认识真主存在的工具ꎬ 不能使人获得知识ꎮ 第五ꎬ
主张真主的绝对前定与人的相对自由ꎮ 坚信对真主前定的信仰ꎬ 认为事物的各

种本性皆因主命所引起ꎬ 人的一切行为皆由真主所创造ꎮ 不过ꎬ 人的各种行为

是后天所 “获得” 的ꎬ 个人在主命许可的范围内仍有选择的自由ꎮ
反观十二伊玛目派教义学ꎬ 它在坚持伊玛目教义的前提下ꎬ 以穆尔太齐

赖教义学派思想为基础ꎮ 穆尔太齐赖派教义学思想的主要内涵包括②: 第一ꎬ
主张真主绝对独一ꎬ 反对真主拟人说ꎬ 反对真主有诸多属性说ꎮ 它认为在真

主的存在和本质之外ꎬ 不存在任何独立的真主的名称、 属性、 实体ꎬ 否则被

认为是多神论ꎮ 第二ꎬ 否认 «古兰经» 作为真主语言与真主同为永恒的观点ꎬ
认为 «古兰经» 是 “受造的”ꎮ 它认为逊尼派的 «古兰经» “非造说”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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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 是真主永恒的语言等思想ꎬ 等于主张两个永恒实体的存在ꎬ 是多神

论ꎮ 由于该派对真主统一的绝对抽象的主张ꎬ 贬低了天启的作用ꎬ 伤害了普

通穆斯林的宗教感情ꎬ 因此被认为是 “不信者”ꎮ 第三ꎬ 认为真主是公正的ꎬ
真主在世界末日对人的审判也必然是公正的ꎮ 它认为真主赐予人理性ꎬ 人的

理性可以理解是非辨别善恶ꎬ 人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ꎬ 即人有意志自

由ꎻ 认为真主的本性是 “正义”ꎬ 真主只创造和认定 “正义” 的善行而与不

义行为无关ꎻ 人类的善恶行为完全由人类的自由意志所决定①ꎬ 强调人应对自

己的行为负责ꎬ 真主将根据正义原则判断这些行为正确与否ꎮ② 第四ꎬ 认为犯

大罪者除忏悔之外ꎬ 不会得到真主的宽恕ꎮ 犯大罪者居于信徒与非信徒的中间

地位ꎮ 尽管如此ꎬ 十二伊玛目派教义学思想与穆尔太齐赖派上述思想又有所区

别ꎬ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ꎮ 其一ꎬ 十二伊玛目派教义学思想以一整套系统的伊

玛目教义为前提ꎬ 而穆尔太齐赖派则不同ꎬ 因此两者思想本质不同ꎮ 其二ꎬ 十

二伊玛目派拒绝上述穆尔太齐赖派思想要素的第四点内容ꎮ③

从上述比较可以看出ꎬ 在诸多涉及真主 (及其属性) 与人 (及其理性、
意志自由等) 关系问题上ꎬ 正统派教义学和十二伊玛目派教义学表现出不同

的特征ꎮ 正统派教义学在坚持真主及其属性神圣地位的同时ꎬ 表现出调和神

人关系的特征ꎮ 比如在认识论上ꎬ 正统派教义学坚持经训的神圣地位ꎬ 同时

调和天启与理性ꎬ 并以理性来论证经训ꎮ④ 再如ꎬ 在真主前定与人的意志自由

关系上ꎬ 坚持在真主绝对前定的前提下ꎬ 承认人有相对的意志自由ꎮ 而十二伊

玛目派教义学在真主与人关系上ꎬ 突出强调人的理性思辨以及意志自由的作用ꎮ
比如ꎬ 在认识论上ꎬ 它认为天启和理性同为知识的主要来源ꎬ 同时以理性作为

阐释教义和信仰的准则ꎮ 又如ꎬ 在真主前定与人的意志自由关系上ꎬ 强调真主

前定的相对性ꎬ 认为真主只创造和认定 “正义” 的善行ꎬ 人有意志自由等ꎮ⑤

(二) 与逊尼派教法学以及阿赫巴尔教法学派相比ꎬ 乌苏勒教法学派更加

注重理性的作用

由于十二伊玛目派所采取的教义学将 “人” 的理性因素与 “神” 的因素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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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作为知识的重要来源ꎬ 同时由于教义学奠定了伊斯兰各学科 (包括教法学)
的基础ꎬ 所以在十二伊玛目派当中最终取胜的乌苏勒教法学派也同样将 “人”
这个理性因素作为教法的一个重要来源ꎮ 与此相比ꎬ 逊尼派教法学派只是在有

限的范围内肯定了理性因素的地位ꎬ 而阿赫巴尔教法学派否认理性的作用ꎮ
伊斯兰经典教法学即逊尼派教法学ꎬ 把 «古兰经»、 圣训、 类比推理和公

议作为教法的 ４ 个基本来源ꎬ 从而在教法学领域实现了天启与人的理智活动

的妥协ꎮ 其中ꎬ «古兰经» 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教法来源ꎬ 是真主的言语和最后

的启示ꎮ 可是由于 «古兰经» 不能涵盖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ꎬ 因此需要

用圣训作为 «古兰经» 的解释和补充ꎮ 圣训因此被认为是教法的第二个重要

来源ꎬ 记录了先知穆罕默德生前的言行ꎬ 是对 «古兰经» 的具体阐释ꎮ 但

«古兰经» 和圣训都叫作 “天命”ꎬ 分别代表直接的启示和间接的启示ꎮ① 类

比判断指在审理案件或解释法律时ꎬ 如果在 «古兰经» 和圣训原文中或已有

原判例中均无据可依时ꎬ 可用类似的惯例、 原则和方法为依据ꎬ 通过分析、
比较和严谨推演等方式解决问题ꎮ② 类比推理也是一个运用人的理智进行思维

判断的过程ꎬ 但这种推理也存在前提ꎬ 通常以经典或流行的习惯作为依据ꎮ
同时ꎬ 这种推理方法的技术手段要求非常严谨ꎮ 此外ꎬ 类比推理结果仅被视

为一种带有或然性的推断ꎬ 需要取得公议的核准ꎬ 才能产生法律效力ꎮ③ 公议

是指各个时代有代表性的权威教法学家们的一致意见ꎮ④ 公议一旦达成ꎬ 将成

为一个不谬的证据ꎬ 并成为一个具有权威性的教法来源ꎮ 但作为教法来源ꎬ
公议具有二重性ꎮ 在正统派教法学发展的早期ꎬ 公议含有打破常规的积极意

义ꎮ 可是后来ꎬ 公议表现出固有的禁束性和排他性ꎬ 因为就某种法律问题而

言ꎬ 一旦公议达成ꎬ 就被视为不易更改的法律判断ꎮ 因此 １０ 世纪初ꎬ 逊尼派

教法学家在主要教法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后ꎬ 实际上对以后任何学者依据

经训作出新解释下了禁令ꎬ 标志着 “仿效” (绝对服从权威ꎬ 塔格里德) 原

则取代了 “伊智提哈德” 原则 (创制ꎬ 独立判断)ꎬ 教法学由此进入相对停

滞阶段ꎮ 此后ꎬ 逊尼派教法学则主要通过司法实践而不是在教法学原理框架

内得以发展ꎮ 这些司法实践主要包括统治者颁布的各项法规以及穆夫提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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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说明官) 就法律疑难问题发表正式见解 “法特瓦” 的 “教法答疑” 制度ꎮ①

尤其是穆夫提的教法答疑实践ꎬ 构成了理论与实际生活之间的有机联系ꎬ 悄

然推动了逊尼派教法学的后续发展ꎮ 可见ꎬ 在正统派教法学当中ꎬ 无论是类

比判断还是公议均涉及人的理智活动ꎬ 具有一定的有限性ꎮ
阿赫巴尔教法学派是十二伊玛目派早期发展起来的教法学派ꎬ 曾在伊

朗萨法维王朝占据主导地位ꎬ 该派的显著特点是拒绝教法学当中的理性主

义原则ꎮ 一方面ꎬ 在教法渊源上ꎬ 阿赫巴尔学派只接受 «古兰经» 和什叶

派圣训作为教法判断的依据ꎮ 有些教法学家甚至主张仅以圣训为依据ꎬ 认

为只能通过圣训才能理解 «古兰经» 的含义ꎬ 因此表现出一切以圣训为重

的特点ꎮ 该派将什叶派圣训分为信实的和不可靠的两类ꎬ 认为什叶派 “四
圣书” 都是可靠的ꎮ 另外在启示与理性发生冲突时ꎬ 阿赫巴尔学派认为经

训总是优先于运用理性所得ꎮ 另一方面ꎬ 在教法学原则上ꎬ 阿赫巴尔学派

因否认理性作用而拒绝采纳伊智提哈德ꎬ 认为只能依据所掌握的确定的有

关伊玛目圣训的知识做出法律决定ꎮ② 阿赫巴尔学派还认为ꎬ 伊玛目的法律

决定具有普遍适应性ꎬ 只能根据相关的伊玛目圣训发布 “法特瓦”ꎮ 也就是

说ꎬ 阿赫巴尔学派将教法学领域限制在只有明确的圣训可以依据的范围之

内ꎬ 其他所有法律案例将不得不诉诸世俗法院ꎬ 因此非常严格地限制了教

法学家的权威和地位ꎮ
相比较而言ꎬ 截至 １８ 世纪末ꎬ 最终在十二伊玛目派教法学派中占据主导

地位的乌苏勒教法学派将 «古兰经»、 圣训、 理性或理智 ( “阿卡尔”) 和

“公议” 确定为教法的四大来源ꎬ 从而也将经训与人的理智活动相结合ꎬ 但是

赋予理性更加突出的地位ꎮ 就 «古兰经» 而言ꎬ 它被视为立法的最高依据ꎬ
只是对经义的理解和注释与逊尼派不尽相同ꎮ 就圣训而言ꎬ 它也是什叶派立

法的权威依据ꎮ 乌苏勒教法学派还把圣训分为 ４ 种: 信实的、 良好的、 连续

的和不可靠的ꎮ③ 但该派对什叶派通常接受的 “四圣书” 持怀疑态度ꎬ 只接

受由可信赖的什叶派信士传述的伊玛目的圣训ꎮ④ 就公议而言ꎬ 十二伊玛目派

并不拒绝将由整个什叶派社团达成的公议作为教法学来源ꎬ 但是其中必须包

􀅰９２１􀅰

①
②
③
④

金宜久: «伊斯兰教»ꎬ 第 １３４ 页ꎮ
Ｍｏｏｊａｎ Ｍｏｍｅ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２２３ － ２２４􀆰
王宇洁: 前引文ꎬ 第 １１５ 页ꎮ
吴云贵: «伊斯兰教法概略»ꎬ 第 ９２ 页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

含 “具有免罪性和不谬性的” 伊玛目的意见ꎬ 才能视为有效ꎮ① 除此之外ꎬ
十二伊玛目派还将理性作为教法学根源之一ꎮ 理性ꎬ 即根据经训运用逻辑分

析和推理做出判断的法律方法ꎮ 而以经训和公议为源泉ꎬ 运用理性做出法律

判决的过程ꎬ 就被称为伊智提哈德 (创制或独立判断)ꎮ 有资格进行伊智提哈

德的教法学家ꎬ 就被称为穆智台希德ꎮ 不仅如此ꎬ 在教法学原则上ꎬ 乌苏勒

教法学派赋予伊智提哈德各种重要的功能ꎮ 比如ꎬ 认为伊智提哈德可以对圣

训进行考察ꎬ 决定取舍ꎮ 还可以依据伊智提哈德发布法特瓦ꎬ 对有争议的问

题阐述法律见解ꎮ 此外在无经训明文可依时ꎬ 可以依据有效的推断ꎬ 做出裁

决ꎮ② 可以说ꎬ 乌苏勒学派通过运用伊智提哈德ꎬ 实际上使教法学家能够就任

何教法问题做出决断ꎮ③

(三) 理性主义的社会政治意义

既然理性主义在十二伊玛目派所采用的教义学及其主流教法学派当中都

占据了重要地位ꎬ 那么其意义何在?
在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围绕教义学和教法学争论的背后ꎬ 以及在什

叶派内部ꎬ 包括十二伊玛目派不同教法学派斗争的背后ꎬ 是神圣的天启与人

类理性之间的矛盾ꎮ 伊玛目隐遁后ꎬ 什叶派社团内部延续了这种争论ꎬ 只是

关注的焦点成为如何对待以 «古兰经» 为代表的神圣天启与以教法学家的教

法判断为代表的人类理性之间的不同诉求ꎮ 该问题的本质在于ꎬ 伊玛目隐遁

后ꎬ 宗教学者是否有权力继承隐遁伊玛目宗教、 政治和社会权威问题ꎬ 隐含

着有关伊玛目隐遁后谁是伊斯兰社团领袖思想的争论ꎮ
伊斯兰教义学探讨的本质问题ꎬ 也是指真主即神与人的关系问题ꎬ 真主

前定与人的意志自由等一系列问题是神人关系问题的外部表现ꎮ 什叶派包括

十二伊玛目派正是通过教义学这个环节ꎬ 肯定了 “人” 这个因素与真主

“神” 这个因素在智力活动以及宗教实践等各个方面并重的地位ꎮ 在此基础

上ꎬ 什叶派教法学特别是十二伊玛目派乌苏勒教法学派也肯定了 “人” 这个

理性因素在教法学领域中的重要地位ꎮ 由此ꎬ 理性主义便被根植于什叶派教

义学以及乌苏勒教法学派的内部ꎬ 成为它们自我创新、 自我发展的内在机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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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能够应时代的需要帮助解决什叶派社团面临的新问题ꎮ
除此之外ꎬ 由于理性主义在教法学当中成为一个重要因素ꎬ 尤其是伊智

提哈德因此被视为教法学的基本原则之一ꎬ 那么能够依据经训进行伊智提哈

德的穆智台希德最后便被提升到仅次于先知穆罕默德以及隐遁伊玛目的重要

地位ꎮ 比如ꎬ 乌苏勒教法学派在确定教法学家 (穆智台希德) 可以通过伊智

提哈德就任何教法问题做出决断后ꎬ 由此将世人仅分为两类ꎬ 即穆智台希德

和穆盖里德ꎮ 前者为精通法律知识、 有资格就重大法律问题发表个人见解、
进行伊智提哈德的教法学家ꎻ 后者为遵循前者教导的一般信徒ꎬ 即追随者ꎮ
穆智台希德掌握关于主命的全部知识ꎬ 一般信徒只有义务像服从伊玛目一样

服从穆智台希德ꎮ 可以说ꎬ 理性因素被确定为乌苏勒教法学派原则的一个结

果ꎬ 就是为认可教法学家是隐遁伊玛目的 “一般代表” 并履行什叶派社团的

实际领袖权威提供了理论支撑ꎮ
从上述对比分析可以看出ꎬ 在十二伊玛目派所采用的教义学及其主流教

法学派———乌苏勒教法学派当中ꎬ 根植了一种共同的理性主义因素ꎮ 在一系

列有关真主与人的关系问题上ꎬ 该派教义学突出强调人的理性思辨与意志自

由的作用ꎮ 在此基础上ꎬ 在教法来源以及教法学原则上ꎬ 乌苏勒教法学派像逊

尼派教法学一样将天启与人的理性活动相结合ꎬ 但是赋予理性更加突出的地位ꎬ
并肯定了伊智提哈德这个原则的重要作用ꎮ 理性主义由此成为十二伊玛目派教

法学能够自我创新、 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ꎬ 进而为认可教法学家是隐遁伊

玛目的 “一般代表” 这种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ꎮ 一言以蔽之ꎬ 正是理性主义为

十二伊玛目派传统政治思想实现上述历史性转变提供了内在的理论支撑ꎮ

余论: 十二伊玛目派传统政治思想的当代影响

如前所述ꎬ 在千余年的时间里ꎬ 十二伊玛目派传统政治思想经历了重大

变迁ꎬ 这种变迁有其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所支撑ꎬ 同时更为该派内在的宗教

逻辑所决定ꎬ 特别是该派具有理性主义特点的乌苏勒教法学派及其教法根源

学所认可的伊智提哈德原则在这种变迁中发挥了重大作用ꎮ 进入近现代以来ꎬ
特别是在伊朗ꎬ 这种传统政治思想尤其是其中乌莱玛是隐遁伊玛目 “一般代

表” 的思想ꎬ 即便是在官方层面仅认可的由乌莱玛代行隐遁伊玛目宗教领袖

和精神领袖职能的思想ꎬ 由于在一定程度上与世俗统治者及其意识形态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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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ꎬ 因此它常常在十二伊玛目派宗教学者阶层与世俗统治者之间产生紧张

关系和矛盾斗争ꎮ 当后者实力足够强大时ꎬ 前者一般能够被纳入国家管辖的

范围ꎬ 这种内在矛盾一般会被淡化ꎬ 双方因此能够保持一种相对平衡、 相互

依存的状态ꎮ 而当世俗统治不够强大ꎬ 同时十二伊玛目派宗教学者阶层力量

不断壮大之时ꎬ 这种内在矛盾又会重新凸显ꎬ 宗教学者阶层会表现出相对独

立的倾向ꎮ 这成为伊朗近现代史上政教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ꎮ
而进入当代ꎬ 这种传统政治思想在经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奠基人阿亚图

拉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的继承和改造后ꎬ 成为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及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指导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ꎮ 一方面ꎬ 霍梅尼政治思想在许多方

面与上述传统政治思想一脉相承ꎮ 比如ꎬ 他的许多政治思想是运用宗教学方

法包括乌苏勒教法学派基本原理进行阐述和论证的ꎮ 霍梅尼是高级教法学家

阿亚图拉ꎬ 因此他精通伊玛目教义以及乌苏勒教法学派等思想ꎮ 霍梅尼政治

思想代表作 «伊斯兰政府»ꎬ 是他于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至 ２ 月 ８ 日在不同场合

就一系列问题进行阐释或发表演讲后以著作形式出版的ꎮ 在这一著作中ꎬ 霍

梅尼运用了许多 «古兰经» 经文、 伊玛目的圣训以及理性等方法ꎬ 来论证建

立伊斯兰政府的必要性、 伊斯兰政府的组织形式等问题ꎬ① 特别是他引用了一

则有关第六任伊玛目萨迪克传述的圣训ꎬ 论证了教法学家在伊斯兰政府当中

应当承担的职责ꎮ② 再如ꎬ 霍梅尼也是从 “乌莱玛是隐遁伊玛目 ‘一般代

表’” 这个传统政治思想的逻辑出发来论证其政治思想的ꎮ 在 «伊斯兰政府»
一书中ꎬ 霍梅尼指出ꎬ 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以及伊玛目隐遁后ꎬ 非常有必要

建立伊斯兰政府ꎮ③ 在伊斯兰政府中ꎬ 立法权只能属于万能的真主ꎬ 除真主法

度外不能实施任何其他法律ꎬ 伊斯兰教法具有绝对的权威ꎮ④ 只有建立伊斯兰

政府ꎬ 才能确保真主主权并实施伊斯兰教法ꎮ 而所谓 “伊斯兰政府”ꎬ 就是要

建立并实施 “教法学家的统治”ꎮ 他指出ꎬ 在这样的伊斯兰政府中ꎬ 公正的教

法学家应当享有先知和隐遁伊玛目的所有权威ꎬ 这些权威包括进行统治、 管

理国家以及实施伊斯兰教法等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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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伊玛目派传统政治思想的演进及其根源　

另一方面ꎬ 相对于传统政治思想ꎬ 霍梅尼的政治思想也有一些重大的创

新之处ꎬ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ꎮ 其一ꎬ 如上所述ꎬ 霍梅尼根据宗教学说构

建了伊斯兰政府这个政治理论体系ꎮ 在这一体系当中ꎬ 他不仅阐述了建立伊

斯兰政府的必要性ꎬ 还论述了伊斯兰政府的组织方式以及教法学家在其中所

承担的职责ꎬ 此外还提出了组织伊斯兰政府的指导思想ꎮ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建立后ꎬ 据此通过了新宪法并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新政权ꎮ 而在历史上ꎬ
由于大多数伊玛目长期遭受迫害的事实ꎬ 同时由于什叶派包括十二伊玛目派

长期受压迫的历史境遇ꎬ 有关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思想不在该派传统政治思想

中占据主要地位ꎮ 其二ꎬ 霍梅尼突出强调ꎬ 在伊斯兰政府中ꎬ 乌莱玛特别是

教法学家不仅应当承担宗教领袖和精神领袖职能ꎬ 同时应当承担政治领袖职

能ꎮ 他在 «伊斯兰政府» 中论述到: “教法学家是先知的委托人” 这条原则

意味着ꎬ 先知所享有的任何使命或承担的任务都必须由公正的教法学家作为

职责来承担①ꎬ 而先知既是穆斯林社团的宗教领袖ꎬ 也是政治领袖ꎮ 他还根据

前述有关第六任伊玛目萨迪克的圣训指出: 毫无疑问ꎬ 伊玛目已经指定教法

学家行使政府职能以及教法仲裁的职能ꎻ 任何穆斯林都有义务服从伊玛目的

这条指令ꎮ② 其三ꎬ 在政教关系上ꎬ 霍梅尼是政治行动主义的践行者ꎬ 从而颠

覆了当时主流宗教学者的传统选择ꎮ 霍梅尼不仅积极介入政治ꎬ 还领导自下

而上的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ꎮ 他认为ꎬ 巴列维王朝是不义的统治者ꎮ 与伊

斯兰政府相比ꎬ 君主制和共和制等世俗政权是非伊斯兰的ꎬ 因为在这些政权

当中人民或者君主是立法者ꎬ 而在伊斯兰政府中立法权仅属于真主ꎮ③

综上所述ꎬ 在千余年时间里ꎬ 十二伊玛目派传统政治思想经历了缓慢而

重大的转折与发展ꎬ 最终形成乌莱玛是隐遁伊玛目 “一般代表” 的思想ꎮ 这

种政治思想的转折与发展ꎬ 首先是因应现实的迫切需要ꎬ 其次与什叶派穆斯

林包括乌莱玛社会政治地位的历史性提升密切相关ꎮ 此外ꎬ 根植于什叶派教

义学以及乌苏勒教法学派内部的理性主义因素ꎬ 成为什叶派能够自我创新、
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ꎬ 同时为传统政治思想的这种转变提供了有力的理

论支撑ꎮ 进入当代ꎬ 这种传统政治思想及其方法论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奠基

人霍梅尼所继承和发展ꎬ 并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指导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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